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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

《白鹿原》通过对白、鹿两个家族几代人的恩恩怨怨和不同的生活道路的描述，生动鲜活地刻画出了几个独特的艺术形象：济世而能独善其身，言行足为人世楷模的朱先生；坚守传统道德，刚直而倔强的白嘉轩；才干超群而又虚伪下流的鹿子霖；面冷心热而又医术精湛的冷先生；对小娥情深义重的黑娃；豪门逆子白孝文、鹿兆鹏，身陷泥淖但却屈死的小娥，忠厚憨直、勤劳善良的鹿三，心地纯洁的而又坚守各自信念的鹿兆海和白灵，都栩栩如生，个性鲜明，是不可替代的“这一个”。小说结构脉络清晰，运用对比、夸张，巧妙的情节构思，以及极具地方特色的细节描写，成功地塑造出既有鲜明特点而又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

1、 通过“一干两枝”式结构突出小说形象

长篇小说人物繁多，情节复杂，易陷于结构不清，脉络不明的大忌之中。而《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先生以精巧的布局谋篇，以“一干两枝”的人物生命轨迹贯穿小说始终，他们分别是朱先生、白嘉轩和鹿子霖。何以言之？比如“圣人”朱先生是一个被作者理想化乃至“神化”了的人物，他也是小说中品行高洁，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得失，淡泊名利，爱国爱民，理想远大的人，不仅是一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艺术形象。也就是说，朱先生不仅是一位圣人，而且几乎不犯错误，是一位神人、完人、无可挑剔。他不计生死，爱国爱民，只身赴城退万敌，制止了一场屠城惨剧；投笔弃家抗敌寇；毁罂粟亲自扶犁，立乡约作则村民；赈灾馑分文不取；为平民子女得以读书躬行大礼，甚至于收想学做好人的而当过土匪的黑娃为自己的关门弟子，连死后的墓室也以书陪葬，别无他物。以至文革时被扒坟掘墓时让造反派一无所获，似乎他早预料到这场浩劫不会放过自己。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圣之人居然能写得让人击节称叹，拍案叫绝，而且与八出样板戏中的那些男不娶，女不嫁，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者”大相径庭，前者有血有肉，后者干瘪枯燥。究其原因，乃是作者把优秀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集中在一起，塑造出朱先生这样的艺术形象，使人觉得他离人民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而“朱先生”也是作者心中最为理想化的人物，他犹如暗夜中的北斗，使人效法，为人指路，

被芸芸众生崇敬，以朱先生这个人物作为小说中道德行为的典范。“两枝”中的白嘉轩，是小说中的“正枝”，论地位，他是族长；论品行，他刚直不阿；论处世，他能原谅主谋打折他的腰的黑娃，待长工三鹿如亲兄弟；论勤劳，他也是村上的翘楚。总之，他一生光明正大，浩气凛然，不怒自威，令人生畏，堪称正直的人物。与之相反，鹿子霖作为第一保障所乡约，从表面看，他很有才干，有时办好事也“当仁不让”，整治长期禁欲下对其稍有不敬的大儿媳也颇为严厉，好像正人君子，其实他几乎淫遍原上漂亮的女子，并且广种兼收，竞有五十多个“干”(亲)儿子，他连“滥货”小娥也不放过，甚至指使她勾引白孝文，害得他倾家荡产，父子反目，身沦乞丐；连小娥也为公公鹿三所嫉，死在自己公公的刀下，连狗蛋之死的功劳，也理所当然地归于鹿子霖的名下。以白嘉轩的光明正大和鹿子霖的阴险毒辣相互映衬，一主一副，一正一侧，贯穿始终。虽然两人仅是族长乡约而已，但在小说中他们却是原上的核心人物，执掌原上的实权。他们的作为足以影响原上的村民，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决定原上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引导民众的思想潮流。其余人物，或为红花，或为绿叶，或为秋虫，或旁逸而斜出，点染小说局部，进而构成一幅绚丽完整的“枝繁叶茂图”。

2、 以对比的手法使读者对人物形象的认识更加深刻

对比，黑白鲜明往往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白鹿原》中，作者往往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方法塑造出截然相反的艺术形象，朱先生与郭举人，二人一文一武，都是举人出身，但为人处事则大相径庭。郭举人“会几路拳脚，也能使枪抡棍”其实不过是为在村民面前炫耀而已。他“很豪爽，对长工不抠小节，活由你干，饭由你吃”，外表为人厚道。其实他为了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娶一个女子不是为了生育后代，却是为了“吃泡枣”，返老还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尤其是当发现这个女人（小娥）红杏出墙时，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先把半年的工钱给黑娃，叮嘱黑娃日后“再甭做这号丢脸丧德的事了”，一副仁义君子的模样。放黑娃一马，是让黑娃对他感恩戴德，暗中却派两个亲门侄儿半路截击，必欲打死黑娃之后而后快。如果不是黑娃拳脚灵活，早已命丧黄泉。郭举人为维护自己的一付老脸，又休了小娥，让小娥之父田秀才羞惭无地，病倒在床上，其品行之下流，手段之狠毒跃然纸上。

白嘉轩与鹿子霖两人的对比是小说中最大的亮点，也是小说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白嘉轩也有中国农民式的狡诈，如为了获得风水宝地，他卖地、换地，甚至甘遭他人非议，小算盘深而不露；但瑕不掩瑜，他办学堂，修祠堂，救寡妇，两立《乡约碑》；惩治赌博、吸鸦片的族人，整饬族事人事。从白嘉轩一生的作为来看，他基本上是个恪守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基本道德规范，守正不渝，勤于本业的传统型的中国农民（当然他属于地主且比较开明的一类，与鹿三这个长工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如果把白嘉轩用一个字概括是“正”，而鹿子霖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邪”。在鹿子霖的心目中，白嘉轩各方面都比他要高上一个档次，而他从祖上发家“大铁勺”开始，就始终是“伺候人的”，再富再贵也要低人三等。而正面对抗他又决非对手，只能耍阴谋，设圈套，利用小娥把白孝文拉入泥潭，企图给白嘉轩抹黑。诚如他对小娥所言：“你能把白孝文拉进怀里，就是尿到他爸脸上了。”当他看到白嘉轩因捉到白孝文与小娥通奸的证据而气昏倒地时，他幸灾乐祸地“像欣赏被自己射倒在地的一只猎物”。欣喜之余，他还要愣充好人，不仅把白嘉轩背回家，还要为白孝文跪下求情，一跪再跪，并且说“你不饶孝文我不起来”，多么真诚、真挚、真心啊！可他夸奖小娥的一句话就自揭画皮：“你干得在行”。而且从白孝文沦落之时，他的狐狸尾巴就逐渐露了出来；三瓜两枣的价钱买下白孝文的地和房，还要拆掉门楼。矛头直指白嘉轩。至此，“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鹿子霖的丑恶面目已经全面暴露在世人面前。但作者如果只一味地他的口是心非，阴险毒辣，那就不能体现一个人性格的多面性，所以作者写白孝文硬挺着身子到放舍饭的地方却偶遇鹿子霖并被拉进屋子之后，为掩盖自己的卑劣行径，他灵机一动要田福贤推荐白孝文去县保安大队，竟使白孝文时来运转，起死回生，从此竟然平步青云，左右逢源，成了白孝文人生轨迹的“拐点”。虽然如此，鹿子霖的作为是耍手腕，搞阴谋，玩花活的成分居多，而与白嘉轩在荒年大灾之后派两个儿子同鹿三去山里背粮，却把儿子千辛万苦背回家的粮食无偿赠送鹿三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虚伪，后者真诚，两人让读者读后，泾渭分明，清浊立判。
三、利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

夸张手法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常用的手法以，用夸张手法表现冷先生的侠肝义胆，鹿兆鹏抗婚之事冷先生早已知道，女儿在家守活寡，冷先生更不可能不心疼，对于鹿兆鹏的断情绝义冷先生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到鹿兆鹏的生死关头，冷先生却义无反顾地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搭救鹿兆鹏。小说中写冷先生把大车套好，装了十只装满中草药的麻包（银子）抬上大车，直奔总乡约田福贤的家。银子太重，把车轴都颠断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终于打动了田福贤，救出鹿兆鹏。按常理推算，一名乡村医生无论如何，十麻包的银子都不是轻而易举能积攒的（即使连祖宗的遗财）把它弃置给根本对不起他的鹿兆鹏，无侠肝义胆，谁又能如此果断而绝决呢？何况冷先生又不指望通过如此举动来换回鹿兆鹏的什么感恩之举。作者用夸张手法来写冷先生的重义轻财，正是为了突出冷先生这一施恩不图报，救人弃万金的令人为之拍案叫绝的艺术形象。

田小娥，一个命运多舛，沦落为任人玩弄而无须承担什么责任的妇女，可以说她有可恶之处：勾引黑娃，被休回家，黑娃无法存身出走后生活拮据，成为鹿子霖、白孝文等人玩弄的对象，泄欲的工具，因此被原上的人所不耻，以“烂货”冠之。一个稍有姿色而又没有生活来源的她，谋生的手段卑劣一点，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她又没有偷盗、抢的本事，你叫她如何生存呢？只因听了鹿子霖的教唆和指使，勾引了白孝文，使他沉沦于色欲，吸食大烟而误入歧途（其实白孝文即使没有小娥，其劣性也早晚会发作出来，根本不能完全归罪于小娥），却遭公公手刃而死，真是冤哉枉也！那些杀人如麻的人尚且不顾满脸血痕横行于世，人们连个“不”字都不敢说，这世道实在太不公平啦！小说作者写小娥被杀死后却是先化为冤魂附在鹿三身体之上，让凶手代她诉冤：“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桔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掇戳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你咋么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这一句句，一声声如滚雷驰过大地，巨闪划过天空。尤其是杀人的梭镖刃子这一细节出自凶手鹿三之手，痛快淋漓地戳穿了“仁义白鹿村”人们的丑恶灵魂！当白嘉轩没法惩治“恶鬼”之时，却闻到一股香蜡纸表的味道，看到了轰轰烈烈地祭奠小娥的壮观景象。除了白嘉轩之外，几乎人人参与了公祭小娥的活动。在小娥死后的窖洞内，大焰烧了三天三夜之后，冰天雪地之间居然飞出许多蝴蝶，那蝴蝶竟然有彩色、纯白、纯黄、纯黑、白翅黑斑的！它们分明是田小娥屈死冤魂的化身！白嘉轩命人把那些鬼蛾逮住（作者同时运用了谐音的手法，蛾者，娥也），小娥，一个身陷泥淖的普通女人，能在死后化出如此多的魅影来证明自己的善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作者通过一系列夸张的手法，绘出了一个几近不朽的生前懦弱良善，死后刚烈不屈的人物艺术形象。
4、 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小说也是如此。《白鹿原》作者通过起伏跌宕，扣人心弦而又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制造出一系列社会矛盾之下引发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生与死，血与火的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变化中彰显人物的艺术形象。总体而言，小说设置的社会大动荡而波及人物命运变化的背景就有：清王朝倒台，国共合作与决裂，抗日战争，饥馑与瘟疫，共产党组织农会暴动，武装夺取城市，解放后乃至十年浩劫等一系列历史重大事件。每一件事都要成千上万人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代价，或者成为小老百姓命运沉浮的转折点。如清政府濒临灭亡，巡抚方升领兵二十万杀将过来，而朱先生与革命统帅张总督又恰巧是方升的学生。而审时度势，革命军势力弱小，打起仗来，屠城喋血，千万人的性命危在旦夕。此时此刻，朱先生挺身而出，对方升陈说利害，分析时局，入情入理，不由得方升不仔细思量，而方升也不像历史教科书所言的凶残狠毒，他不仅明智地采纳了朱先生的建议，而且仍然一如既往地尊重自己多次提拔过的门生朱先生，避免了屠城惨剧的发生。这里朱先生片言而二十万大军退却，拯救了万千百姓，如此大功，朱先生看得如同平常事一样。这件事感动得张总督向他跪拜，并且设宴招待，而朱先生却掏出瓦罐大吃大嚼（肯定是粗砺之食）。一场看来根本无法化解的血战，忽而声势浩荡，令人心头发紧，忽而雨收日霁，出人意料之外，反复读之，又皆在情理之中，都是作者匠心所在。总乡约田福贤上任之初口碑甚好，但农协会成立之后一查账，他巧妙地靠加码超征聚敛钱财达一千多两，比起现在的贪官手段高明多了。当鹿兆鹏宣布把田福贤送法院审判时，读者会觉得他至少得“蹲几年”。谁知虽然换成了“革命政府”，但“官官相护”的官场陋习，一仍旧贯，换汤不换药。田福贤只在法院呆了半个月就又官复原职，雄纠纠气昂昂地回到乡里，组织民团武装逮捕农协领导，残酷地用富有地方特色的“墩刑”治死贺老大，其他人也都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不是这样“山头变幻大王旗”的社会历史背景，田福贤也许依旧“金钱我自贪之，好官我自为之”的逍遥日子，谁识其庐山真面目？正是在这血与火，生与死的较量中，田福贤表面的君子风度，内心冷酷残忍的屠夫真面目才得以大白于天下。而白嘉轩对鹿三的儿子黑娃照顾爱护有加，只因黑娃嫌让他“腰板挺得太直”。长大后成了土匪，竟然指使匪徒打折了他的腰，又抢劫了他的家，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极大痛苦。但当黑娃将被杀害时，他却不计前仇，想法设法要救黑娃。田福贤的狡诈凶残，白嘉轩仁慈宽厚，都是在自身的身体、家庭、性命受到危胁，乃至伤害之后才得以充分显现。而且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也随着世态炎凉充分展现。运用纷繁复杂多变的故事情节塑造人物艺术形象，也是这篇小说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5、 通过细节刻画人物艺术形象

细节指细小的环节或情节。细节往往考验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白鹿原》虽是长篇小说，但作者深知细节决定成败的道理，所以细节描写不仅狠下功夫，而且往往能出彩，引读者深思。试以朱先生为例对他的细节描写很多，但目的不同，方式方法也不同。如他在张总督死拉不放请求他留下墨宝时，朱先生居然写下两行稚头拙脑的娃娃体毛笔字：脚放大，发铰短，指甲常剪兜要浅。这难道就是朱先生圣人的字、圣人的话吗？能和只言退万兵的圣人身分相符合吗？但仔细思量这个细节描写正是作者高明之处：稚头拙脑者，书法到至高境界而反璞归真也。娃娃体者，朱先生童真性情的表现——童心童趣也。脚放大，可指妇女放足，又可暗讽张总督莫忘体察民情，多走多看也。发铰短，指清王朝灭亡，男人头顶的“猪尾巴”要剪下来。指甲常剪可理解为要注重个人卫生，兜要浅者，少装钱别当贪官也。这可以理解为微言大义式的细节描写。而当抗日军队将领十七师长也通过鹿兆海要朱先生的黑宝时，朱先生写下的却是七个遒劲飞扬的七个草体大字：砥柱人间是此峰。遒劲飞扬者，赞抗日军队奋勇杀敌也，在众多望风而逃的军队中，能有一支奋勇向前的军队，堪称“砥柱中流”矣！是此峰者，爱国豪情，高山仰止，令人惊叹也。他们果然不负先生重托，将日寇顶死在中条山，最终竟使日寇铁蹄未能跨过中条山一步。这个细节，可谓是预言式细节描写。乌鸦兵击“鸡”征粮，引起民愤，刘军长求字，朱先生婉拒，并且当

面嘲笑他根本不可能打进西安，并且讥讽他“我两只柴狗把门，将军尚不得入，何况二虎乎？”原来守城的两位将军名字里都有一个虎字，弄得刘军长十分尴尬，又不敢把朱先生怎么样。实属“自取其辱也。此为嘲讽式细节描写。当白嘉轩种罂粟发家，成为各家百姓效仿的榜样而使关中成为“鸦片基地”，屡禁不时，朱先生奉指示禁烟，先到自己内弟白嘉轩家要白嘉轩把自己写的“耕读传家”匾额上的四个字挖下来，见不好做时便要内弟用黑布将四个字蒙上。直到朱先生要套好犁下地时，精明的白嘉轩仍不解其意。朱先生恨其种植罂粟坑国害民之举，这样警戒式细节描写。又如写鹿三杀害了小娥以后鬼魂附体，白嘉轩请法官驱鬼，先是写小娥借鹿三之口说出“呜呀不得了了！你耍滑头，你请法官来了，天罗地网使上了，我上当了！……”而且在第一次驱除无效后，白嘉轩又一次请法官驱鬼，小娥又借鹿三之口说出：“你叫法官了，还哄我？我一看见你出就知道你进山找法官去了，我给一躲咧！你去呀，你再找法官呀！你栽断腿跑上万回也捉不住我了。”好一个田小娥，不报冤屈不罢休，被法官捉弄过一回后，洞察白嘉轩的企图，惹不起就躲，又好一个机灵的鬼魂！生前懦弱善良，死后机灵刚烈，谁说下等人就可以任意欺辱？好一个田小娥，一张厉口借鹿三发作出来，把鹿子霖的丑恶动机，白嘉轩的真实企图，鹿三的残忍都一一揭示出来。从这一点来看，这些细节描写撼人心魄。此外《白鹿原》中大量的细节描写还充满地方特色，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如杀人用铡刀，惩治人用墩刑，吃辣子，语言则如：“我敢拿手的饭是夹老鸹头”，“我是说随便做啥饭我都不弹嫌”，霍乱病被称为“两头放花”（上吐下泻）等等，也使小说的语言富有乡土特色，达到了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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